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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老孔

老孔生在河南省兰考县一个
小村子里。 因为穷， 当地女人外
嫁的多， 外面的女人很少往本村
来。 因此， 老孔虽有老婆， 可村
里没她的户口， 她是怎么来的也
没人能说清楚。

这个女人的使命似乎就是为
了给老孔生一个儿子， 生下小孔
3年后便离开人世 。 老婆死了 ，
日子还要过 ！ 老孔既当爹又当
娘， 慢慢把孩子拉扯大。

儿子大了， 老孔的心踏实了
许多。 但没想到的是， 一个悲剧
正在等着他！

2010年9月10日 ， 老孔带着
19岁的儿子来到河北唐山一个工
地干活。 同年12月23日， 他意外
从梯子上摔下 。 医院诊断结果
为： 左侧股骨转子间骨折。

一番周折后， 老孔被认定为
工伤， 经鉴定为伤残9级。 可是，
单位没有给他缴社保， 也不向他
支付工伤待遇。 无奈， 他只得于
2013年3月23日申请劳动仲裁。

仲裁机构告诉他： 你工作的
单位不在唐山， 你去别处告吧！
老孔告到法院， 法院的说法与仲
裁一模一样。

老孔到北京维权

老孔所在公司的注册地在河
北省邯郸市， 带他干活的单位是
北京分公司。 在绝望中， 老孔拖
着受伤的腿来到北京。

有工伤证 、 有伤残等级证
明， 到仲裁或法院并不难。 可唐
山的仲裁机构和法院为什么不受

理呢？
“我们不能再把他推回去。”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
中心律师于帆告诉记者， 考虑到
老孔所在单位在北京有分公司，
中心受理老孔的申请后决定在北
京为他立案打官司， 不能让他来
回折腾。

“如果由唐山当地法院受
理， 判决后更容易执行。” 因此，
于律师继续与唐山的法院联系，
要求其立案受理。

与此同时， 于律师按照公司
在北京的工商登记地址查找公司
的下落， 然而骑着自行车转了3
圈也没找到公司。

2013年4月13日，于律师代老
孔在北京申请了劳动仲裁。 案件
立上了， 可一次又一次更换仲裁
员， 好不容易安排开庭了却告知
找不到单位，需要公告送达。公告
期满后， 仲裁委开庭审理本案并
裁决单位给付老孔 101524.08元
工伤补偿费用。

仲裁虽然胜了， 但需要等公
告送达。 等啊等， 等到审理本案
的书记员调走了， 公告还没有发
布。 于律师急了， 找到仲裁委交
涉。 待裁决生效后， 申请法院执
行时单位又突然不见了。 于律师
急出一身汗， 赶紧到工商登记机
关查找 。 查来查去 ， 终于找到
了。 原来， 单位又改名字了。

申请执行后， 法院查找不到
单位可供执行的财产。

“老孔不能白白受伤， 更不
能让他胜了官司拿不到钱。” 法
院人手不足， 于律师就申请法院
委托律师去调查取证。

获得法院委托后， 于律师冒
着严寒， 乘火车、 换汽车跑到邯

郸市大名县调查 。 经过数天查
证， 仍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执行
线索， 案件执行陷入困境。 2016
年初， 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尽管如此 ， 于律师仍不甘
心， 坚持要求法院把单位列入最
高人民法院失信人黑名单。

申请社保先行支付

既然无法执行， 于律师决定
按照法律规定为老孔申请社保先
行支付。

“联系唐山社保局时， 对方
说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先行支付，
更没有办过。” 于律师说， 电话
沟通效果不好就递交书面申请材
料， 随后再电话联系对方， 对方
说还在研究中。

为了加快进度， 于律师让老
孔亲自到唐山社保局催促 。 同
时， 告诉他如有什么问题， 随时
与律师联系。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孔， 是
在2016年7月。 我告诉他 ， 社保
先行支付是国家规定， 这些钱社
保部门应该给你 。” 于律师说 ，
老孔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边走一
边不住地回头说谢谢。

“老孔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只
要有一点儿事都会给我打电话。
可是，那次分别后，老孔就没有了
音讯。 ”于律师说，后来多次打过
电话联系老孔， 想问问到唐山交
涉的结果，但他的手机接不通了。
给他寄快递，都退了回来。

“老孔不来找， 可能是问题
得到解决了。 打不通电话， 可能
是换手机号了。 邮件被退回， 可
能是老孔在外打工。” 想到这些，
于律师慢慢释然了。

一定要找到老孔

2018年8月下旬 ， 于律师突
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问其
对老孔的工伤有何解决意见。 此
时， 于律师才知道老孔的工伤赔
偿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老孔离开援助中心后去哪里
了？ 难道真的失踪了？

于律师一边与公司沟通赔偿
事宜， 一边继续与老孔联系。 可
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 还是没人
接听。 为了找到老孔， 于律师再
次邮寄快递， 同时给老孔所在村
的村长及党支部书记写信恳请帮
助联系。 邮件寄出后， 于律师又
联系快递员， 请其一定要把快递
交到收件人手上。 结果是两份邮
件都被退回。

“老孔从人间蒸发了。” 于
律师说： “为了找到他， 我通过
百度地图找到老孔家附近一个小
工厂电话， 后来又找到镇政府的
电话和邻村村长电话， 最终找到
老孔村长的电话。 村长在电话里
说， 老孔两年前死了。”

“老孔走了， 他的儿子小孔
也一定要找到。” 于律师说， 收
到远在兰州打工的小孔通过微信
发来的身份证， 仿佛见到了年轻
时的老孔。

将维权进行到底

“公司法定代表人跟我联系
时， 说他是刚接手， 不知道老孔
的事情。” 于律师说， 公司主动
找上门来谈赔偿事宜， 不是发了
善心而是失信人名单起了作用。

“公司提出曾给过老孔几万

元钱 。 小孔说只收到1万多元 。
因此， 我们提出再支付8万元赔
偿的调解意见。” 于律师说， 为
了早日达成协议， 其曾经跑到公
司律师的单位面对面沟通。

“公司同意赔偿了， 接下来
的事情并不顺畅。” 于律师还有
一些疑问 ： 钱都给小孔有问题
吗？ 只要他是老孔的儿子应该没
问题。 但是， 老孔是不是只有小
孔一个继承人。 钱给出去后如果
再冒出一个继承人怎么办？

于律师建议做个公证。 但小
孔的母亲没有户口， 其爷爷奶奶
的户口在派出所查不到， 公证所
需材料小孔提供不了。 公证似乎
没法做下去了。

于律师告诉小孔 ： 无论如
何， 也要找出与父母与爷爷奶有
关的东西。 小孔翻来翻去， 最终
找到一个有父母合影、 没填写母
亲姓名， 但加盖有红庙镇计划生
育专用章的独生子女证。

接下来， 于律师开始联系兰
考县公证处， 恳请其通过到村里
调查确定老孔父母老婆在他之前
去世的事实。 公证处了解到相关
情况后，不仅及时出具了公证书，
还把2000元的公证费减收一半。

“该去法院了， 但按照程序
恢复执行需要重新立案。” 为避
免节外生枝， 于律师亲自到法院
沟通3次， 法官才接受律师的意
见。 至此， 老孔的维权接力赛得
以延续。

2018年11月20日公司与小孔
签订调解协议，第3天在法院做完
调解笔录。 随后，公司将8万元赔
偿金及1000元公证费打入小孔的
账户。 至此，这起持续8年之久的
工伤索赔案终于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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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老老孔孔父父子子
接接力力维维权权88年年终终获获赔赔

父受伤索赔至死未得分文
子参与善后索赔继续进行

案情简介:
张女士与董某于 2015年相

识 ， 2017年7月非婚生育一女 ，
2018年 10月双方因感情不合分
手， 女儿由张女士独自抚养， 近
日张女士要求董某承担部分抚养
费用， 但董某以双方没有婚姻
关系且当初自己不同意张女士将
孩子生出为由， 不愿意支付抚养
费用。 张女士到沙河镇法律援助
工作站咨询能否要求董某承担

孩子的抚养费用？

法律解析：
《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
等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
和歧视。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
的生父或生母， 应当负担子女的
生活费和教育费， 直至子女能独
立生活为止。 ”负担费用的多少和
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
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

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
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
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
额的合理要求。因此，虽然张女士
与董某没有婚姻关系， 但是张某
仍需支付抚养费。

同时， 根据 《婚姻法》 第三
十七条规定， 一方抚养的子女，
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
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 也就是说
尚在校接受高中及以下学历教育
的教育费应当负担， 但是如果孩

子就读收费较多的私立学校、 贵
族学校所多支付的择校费用， 或
者是因考分不够而产生的赞助
费， 不应当属于抚养费。 子女就
读未经父母双方全部同意的，
不同意的父/母一方可不支付该
笔费用 ， 由同意方父 /母支付 。
抚养费以必要为限， 子女购买电
脑手机等、 外出旅游的费用、 购
买商业保险的费用等， 这些费用
的支出没有法律依据， 父母可以
拒绝支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
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二十一条
规定： “抚养费”， 包括子女生
活费、 教育费、 医疗费等费用。

从2010年受伤到索
赔打官司， 老孔折腾6年
没有拿到一分钱，到死也
没有得到所在单位的回
应。 索赔过程中，由于他
一去不返、 音讯全无，为
他提供法律援助的于帆
律师以为他已经获得赔
偿，便把这件事放下了。

岂料 ， 老孔死后两
年，即2018年8月，其单位
竟然主动联系律师谈赔
偿事宜。 至此，于律师才
知道他未获得任何赔偿。
费尽周折找到他的儿子
小孔后，一度中断的维权
行动才得以继续。

8 年 后 的 今 天 ， 即
2019年1月10日，小孔特
意从其打工地兰州致电
北京的于律师表示感谢，
称其已经收到了8万元赔
偿款，自己的生活也过得
比以前好多了！

非婚生子， 男方是否应该承担抚养费？


